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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初识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，缘于好友的引荐。乍听之下，只觉狂妄恣肆。再一打听才知道书的作者吴子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九零后。印象中八零九零的作家虽不乏才气逼人之辈，却总是缺少了一份经年累月沉淀下的气韵，一份不粘不滞的洒脱和一份千帆过尽的淡然。就这样，因为一时的偏见，一本好书与我擦肩而过。
　　后来，我在文摘上看到子龙去世的消息。上面还收录了众人对他的寄语，衷心祝愿者有之，感叹慧极必伤者有之，不变的是一种淡淡的心疼语气。「这个故事会怎样收场呢？」这不像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天才作家留于人世的一句幽幽调侃，更像是一篇极为引人入胜的悬疑小说的开头，仿佛精彩剧情紧锣密鼓地就要上场，却猛然发现讲故事的人已经不在了。
　　我了然轻笑，是啊，每一个真正的作者都是一个独立人间的孤儿，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死只是彻底的独立罢了。看看，我还未曾真正看过他的作品，就已然把他归为真正的作者。
　　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就像是子龙自身的成长历程，记录了他卧床一年的所思所悟。他用一本书的厚度诠释了他对青春的构想以及对生命的宣战。或许身躯被困在狭窄的七尺之间，于他算一种幸运？他说过，「只有在病床之上，我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。」身体是沉静的，安详的，思绪却是飞扬的，澎湃的。这也称得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了吧。
　　让我讶然并深感佩服的是他连病痛都能用那般轻松的口气写出来。「一次手术，两次胸穿，三次骨穿，四次化疗，五次转院，六次病危，七次吐血，八个月头顶空空，九死一生，十分快活。」印象很深的还有子龙描写自己在手术台上背诵诗歌。我实在是想象不出当刺眼的手术灯高悬头顶，能否安然步出手术室依旧悬念时，他是如何面带微笑，声情并茂的背出叶芝那一首《当你老了》。事后他在书里写道，「我若是死在手术台上，那我光辉一生最后干的一件事就是背诗！」看到这句话时，我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只知道眼泪不受控制得涌了出来，只知道这句话与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化学反应，只剩下一片心疼与羡慕交织的复杂情感。青春如他，快意如他，才气如他，纯粹如他，叫人如何不羡慕？
　　一个人要有多乐观，才能在走进手术室的前一秒，轻抚母亲布满泪水的脸颊，道一声「要笑，要笑。」？一个人要有多豁达，才能笑叹「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生活是不容易的。」？一个人要有多潇洒，才能把疾病当作福气，感概「老天是公正的，几个月下来，我长了多少见识！开了多少眼界！干了多少事情！认识多少人！留下多少美好回忆！」而我，深深折服。
　　我想，人都是一种自恋的动物。为别人的作品心有所动，多半是因为透过书页看到的那个自己。同理，我手书我心，作者写来写去，写的多半也是自己，或者经历，或者感受。看着子龙笔下他的生活，我知道来过，活过，爱过，甚至写过，他不留遗憾。
　　我心存感激，让我在青春如他的时候，阅读了这样一本好书。书名中的狂，并不是狂傲，而是喻指青春的丰盈和美好。假如有一天我们湮没在人潮中，庸碌一生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活的丰盛。子龙也让我明白：当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背弃了我时，我该坚信，她只是背过身去，酝酿一个更美的拥抱。生命旅途上，我愿追随子龙的脚步，做一个流浪诗人，且歌且行，吟唱一首生命的歌。
　　文章写到最后，我分不清读得到底是这样一本书还是这样一个人，也不敢妄言真正看懂了他抑或是他的书。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」不求华美，不求确凿，只希望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内心最真实的感动与悸动。千余字，止增笑耳。
　　后记　

　　我看过子龙病榻之上的照片，清朗的眉目，干净的眼眸，一半乐观，一半慧黠。现在的他应当是真真正正的自由了吧。唇齿之间浸润一番，轻喊一声「子龙」的名。恍惚间，看到群乌飞过山林，原野，飞过时间与空间，朝着未知的方向飞翔，义无反顾。
　　子龙，走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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